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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失去了耐心，不愿再给“棉”字号企业时间

一一夜夜没没落落，，职职工工蹬蹬过过三三轮轮卖卖过过菜菜

■“棉”字号沉浮录——— 记忆

本报记者 孟燕
实习生 姜珊

“捧上铁饭碗，骄傲”
纺织女工是道风景线

今年83岁的王洪英是国
棉四厂的老职工，1956年她
被 授 予 全 国 先 进 生 产 者 称
号，先后 3 次受到毛泽东主
席、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

“我1 3岁就进了苗海南的成
通纱厂，当了一名细纱挡车
工。1948年公私合营，后来厂
子就是国棉四厂，一直在车
间干了46年。”王洪英回忆，
当时能进棉纺厂上班就是捧
上了“铁饭碗”，工资高，吃喝
不愁，福利好，让人觉得脸上
有光。

而纺织女工就是一道风景
线，很多国企、部队人员都想找
纺织女工当对象。在上世纪八
十年代之前，一般家庭都是男
性工作，女性在家料理家务，
很少有女性出来上班。“要是
家里有个纺织女工，就是双
职工家庭了，生活水平就比
较高了。当时纺织工人的工
资可以拿到五六十元，而公
务员才拿三十多元。”

不过，虽然工资高，纺织女
工的工作也非常辛苦。“车间里
机器嗡嗡响，什么都听不见，只
能打手势，像‘1’就是去厕所。”
王洪英表示，一天三班倒八个
小时，机器不能停，有时候忙起
来连水都顾不上喝。而来回穿
梭在纺锤、织布机前，一天下来
相当于走了70多里路，腿都累
肿了。

“我丈夫当时也在纺织
行业，两个儿子也顾不上看，
孩 子 们 睡 觉 时 我 们 还 没 回
来，第二天孩子们还没起床
我们俩就走了。”王洪英感
慨，当年棉纺织产品需求旺
盛，每年春节都不休息，工人
们 也 都 是“ 撸 起 袖 子 加 油
干”。“一到春节，家属都赶到
车间送饭，工人就趁着班空
里出来拿点饭，几口就扒拉
完继续干活。”

机器一响，黄金万两
“一年赚出一个厂”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是济
南 棉 纺 织 行 业 最 红 火 的 时
候。当时济南纺织局直属企
业达到4 7家，整个纺织行业
产值利税2 7个亿，占济南市
的四分之一，纺织行业从业
人员达到10万人以上。

今年88岁的老丁是国棉
一厂的老职工，他上世纪五十
年代进厂，干了四十多年退休。

“我进厂那时候厂子还小，年产
才2万纱锭，厂子里也就1000
多人。”老丁回忆，在生产车间
机器一整天轰隆隆响个不停，
每年定下计划产量，只要生产
出来，就不用愁销路。“八十年
代末一棉有10万纱锭，其他厂
都是5万纱锭。那个时候一年
就能挣出一个棉纺厂来，可红
火了！”

老丁感慨，他赶上了“好
时候”，八十年代厂里给职工
建起了楼房，他分到了一套
福利房。“就是这里，国棉一
厂一宿舍。船到码头车到站，
后来厂里效益不行了，我也

退休了，吃上了国家发的退
休金。”

1976年，19岁的刘东风
进了一棉。“比现在考上公务
员还骄傲。一棉幼儿园是山
东省实验幼儿园，有职工俱
乐部，能看电影，还有银行、
浴室、食堂、职工宿舍。就是
感觉进了厂，这辈子啥也不
用 愁 了 。”谈 起 当 年 的“ 辉
煌”，刘东风感慨。

而 最 让 他 印 象 深 刻 的
是，那时候纺织工人一下班，
好 几 千 人 像 潮 水 般 涌 了 出
来，场面非常壮观。“到了晚
上 11点至次日凌晨 1点这段
时间，国棉厂门口全是骑着
自行车来接送职工的家属。
毕竟女工多，考虑到半夜人
身安全，门口大部分都是男
青年，也有一些父母来接女
工。”当时那种里三层外三层
的阵势，现在已经见不到了。

“厂子一夜就不行了”
为生存蹬三轮卖过菜

如今，辉煌只存在老职
工们的回忆里。“棉”字号达
到鼎盛时期后，进入上世纪

九十年代，它们集体走向了
衰落。“不理解，好好的厂子
一夜间说不行就都不行了，
我们这些老家伙可是在厂子
里干了一辈子。”说到激动
处，老丁的眼里满含泪水。

今年已经60岁的刘东风
认为，国棉一厂不行了是因
为“砸锭子”。“国家不是要

‘砸锭子’嘛，所有大型棉纺
企业都要减锭砸锭，那时候
就下岗了。”而当时刘东风才
3 0 多岁，正是上有老下有小
的时候，“在职的继续干，不
在职的就回家了，自己谋出
路，开始还给点生活费，后来
生活费也断了。”

刘东风感慨，厂子不行
了之后，为了生存他什么都
干过。“蹬过三轮车，也卖过
菜，各种苦都吃过了，后来又
回到厂子里拉地排车。以前
是民工拉地排车运棉花，后
来民工走了又让我们这些职
工回去拉，一直熬到5 5岁退
休。厂子也在2014年11月破
产了。”现在，他在国棉一厂
幼儿园当起了保安。

毕先生也是国棉一厂老
职工，今年也快60岁了，现在

他在国棉一厂的老办公楼里
当传达。“办公楼里就只剩留
守组的几个人和老厂有关联
了。我1981年入厂，就一直待
到了现在，厂子破产之后还
没退休，就到办公楼里混口
饭吃。”毕先生坦言，厂子效
益不行了之后，他只能靠企
业生存，自己的年龄太大，也
下不了力了。

“老职工不都想着靠企
业吗，对不对？能干的都出去
了，出去之后有混得好的，也
有‘下了街’的。企业破产之
后，把之前欠的工资、养老金
都补上了。”毕先生说，当年
风光的纺织女工下岗后，年
龄大了没有单位肯收，有的
做保洁，有的摆摊，有的开电
梯，还有的身体不好直接在
家里养病了，比较凄惨。

围堵老厂长30小时
救护车来了才解围

今年51岁的郭军现在属
于济南纺织发展总公司经营
部，也算是留在国棉一厂老
办 公 楼 为 数 不 多 的 老 职 工
了。“我1981年进的厂，当时

的 木 质 厂 房 改 成 了 砖 混 厂
房，非常气派。”郭军说，当时
国棉一厂的产品屡次获全国
大奖，1983年一次性就招工
2000多名。

郭军保存着一本红皮的
《济南第一棉纺织厂志》，只
记录到了1985年，符合“盛世
修志”的规则。“1989年就开
始走下坡路了，这时候压到
了5万纱锭，一次性解除合同
工人1000多名，直接推向社
会，职工哭着闹着，这真是纺
织行业的阵痛期。”郭军叹了
一口气，此后20年，行业一直
处于低谷，国棉一厂最多时
曾拖欠职工每月1 2 0元的生
活费36个月。

当时不仅是国棉一厂，
二、三、四厂以及毛巾厂也在
经历“阵痛”。一位原“棉”字
号企业负责人讲述，职工心
理上难以接受企业破产的事
实，有的去上访，有的去企业
堵门。“有一次，毛巾厂的100
多名职工在企业门口堵了60
多岁的老厂长 30多个小时，
不让吃喝不让上厕所。怎么
办，这样耗下去得出事，最后
有人叫了救护车，用担架抬
了老厂长送医院检查。”该负
责人坦言，其实职工堵门、上
访 的 行 为 并 不 是 对 政 策 不
满，而是感情上放不下。“都
是四五十岁的人了，干了半
辈子，就这么没了依靠，心理
上接受不了。”

对于这一点郭军也非常
认同。2014年11月5日，国棉
一厂进入破产程序，许多老
职工从各地赶来，在老办公
楼前合影留念。郭军说，从国
家统购包销的计划经济转向
市场经济，原有老棉纺国企
难以适应，国棉一厂没有熬
过百年。

历史也失去了耐心，不
愿再给“棉”字号企业时间
了，最终绝大多数企业就这
样黯然落幕了。

劳模纺织女工王洪英怀抱棉企老照片，向记者讲述棉企当年的“光辉岁月”。 本报记者 孟燕 摄

在济南，大概
很少有像“棉”字号
企业这样，见证了
城市工业化的起
步、辉煌与阵痛，承
载了几代人的奋斗
与光荣，也铭刻着
几代人的回忆与伤
痛。几代纺织工人
的命运随着济南棉
纺织行业的沉浮而
变化着。

国棉四厂老厂区保存比较完好。 本报记者 孟燕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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